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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旧大衣
■严立青

■孙道荣

我们不是邋遢人
■朱辉

渐行渐远苦楝树
■罗永昌

风止于何处沂河水长蒙山高
■刘从进

鸡山虾仔糇
■钱国丹

“糇”这个字不多见，更不常用。
看它“长相”，左边站着个“米”，右边
挨着个“侯”，应该是有些来历的。问
一下度娘，得知“糇”是一种干粮，读
hóu。

我第一次看见“鸡山虾仔糇”字
样，是在市委宣传部要我们采写的那
本《食美台州》的菜单上。虾仔糇这
名儿太陌生，我这个资深吃货竟对它
毫无感知，觉得甚是惭愧。于是就发
动了所有的朋友和亲戚，不耻下问又
不断上问，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那就老老实实地做功课吧。我
先从“鸡山”下手。鸡山是我们玉环
属下的一个乡，一个海岛。它位于漩
门湾外，在坎门街道东边 7公里的海
上。鸡山以前是海防前哨，披山解放
时，鸡山还囤着国民党的兵呢。至今
岛上还可以找到一些残留的军事遗
迹。

所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岛
上的居民祖祖辈辈都以海洋捕捞为
生。

鸡山以出产虾米闻名遐迩。岛
上有 200余人，长年在兢兢业业地从
事虾米加工业。从前没有冷藏设备，
他们捕到的鲜鱼活蟹除了部分运到
城里鲜卖之外，大多的海货只能晒干
或腌制，然后销往外地。

我找到一位在玉环工作了十年
的女友，问：你知道“鸡山虾仔糇”长

啥样吗？味道如何？她答：我没听说
过什么是虾仔糇，但是我可以帮你去
打听。一会儿，她回电话来了：原来

“虾仔糇”在玉环本地叫“海那搞”，而
且多年前，她还在鸡山的老陈家里吃
过一次“海那搞”呢。

我却越听越糊涂了，虾仔糇怎么
又成了“海那搞”了？这都是哪儿跟
哪儿啊？我这位女友是仙居人，她也
搞不清为什么一种食品拥有两个相
差甚远的名字。于是我又打电话给
一位土生土长的玉环文友。这位文
友可是个玉环通。他告诉我说：玉环
的坎门、鸡山一带说闽南话，他们把

“虾仔”念成“hǎinà”，把“羮”念成
“g oǎ ”，连起来可不就是“海那搞”！
虾仔糇在玉环并不是干粮，而是一种
羹，带汤带水的虾仔羹！

现在再说虾仔。所谓虾仔，就是
那些还没有长大的幼虾，或者是永远
也长不大的鲜活小虾；总之，它们都
很小，比大拇指甲剪下来的那么一弯
也大不了多少。渔民们起了网，把大
鱼大蟹收了，网底深处往往都留有一
两碗粉红色的小虾，把它们倒在一个
桶里，颇像一桶粉红色的米饭，因此
这些小虾又被人叫做“虾饭”。这“虾
饭”就是虾仔糇——海那搞的基础食
材。

海那搞可以在渔船上现搞现吃，
也可以把虾饭带回家里悠哉游哉地

做着吃。多余的“鲜虾饭”拿到菜场
里卖。记得我小时候，虾饭只卖二三
分钱一斤，后来涨到了二三角一斤。
今天小弟在朋友圈里津津有味地晒
虾饭炒腌菜。我问虾饭价钱，他说 15
块一斤了。和别的海鲜比，还是实惠
的，而且它们还有满满的蛋白质和
钙，谁吃谁得益。

我对我女朋友说，我们要去鸡山
品尝海那搞！我的女友就打电话联
系了当年给她做海那搞的老陈，然后
我们一帮大小吃货，开了两辆车，浩
浩荡荡地奔“鸡山海那搞”而去。到
了玉环才知道，老陈先生已不住鸡山
了，迁徙到了码头旁的一座山上居
住。我们泊了车，沿着那又陡又小的
沙石小路蜿蜒而上，大约走了 20 分
钟，就到了他家。

陈太太早已备好食材，准备给我
们演示制作虾仔糇了。

只见她将一洗米箩的粉色小虾
拣去杂物，淘洗干净，倒进一个脸盆，
然后将一把芹菜茎切成丁，撒在虾饭
上，接着再往脸盆里加上葱花、姜末、
盐、黄酒。搅了搅，腌制了十多分钟
后，又往脸盆里倒入番薯粉，兑上热
水继续搅拌。陈太太特别声明说，水
必须是烧开的，滚烫烫的，凉了可不
行。加水量一定要把握好，多了，这
一盆东西会变成流质，做不成海那
搞；水少了，做成的海那搞则太硬，影

响口味。
搅拌均匀之后，我看那脸盆里的

食材呈半生半熟状态。陈太太又将
一大铁锅的水烧开了，然后她将搅拌
好的黏糊状物，用筷子一块一块夹入
水中，它们挣扎着，但还是迅速地沉
入了锅底。待所有的黏糊都夹进了
锅里，陈太太就盖上锅盖，再加大火
烧起。不多会儿，我们就听到“突突
突”的翻滚声音。陈太太揭开了锅，
蒸气迷蒙之中，成型的海那搞全都浮
了上来，它们长相随意，不守规则也
不成方圆，但虾仔红如宝石，芹菜绿
似翡翠，姜末点缀出碎金，一锅子的
虾仔糇似美丽的水鸟起起伏伏，活泼
腾挪，煞是好看！

陈太太给我们一人盛了一碗，再
在每碗上面撒上一小把早已研碎的
花生米。我们夹起滚烫的、香气扑鼻
的海那搞送到嘴里，虾仔的鲜美，芹
菜的清香，番薯粉的筋道，花生碎的
香脆，让人口舌生津、齿颊留香，于是
也不顾什么吃相不雅，一个个大快朵
颐！

我忽然想起，这明明是虾仔羹，
“糇”字又从何说起？我另一女友说：
你看它们的样子，像不像一群活泼乱
蹿的小猴子？既然是食品，把“猴”字
的反犬旁换成“米”，叫它虾仔糇不是
合情合理吗？

我会心一笑。

暮春初夏，楝树花开。一朵朵精巧、别
致的小花，排成圆锥形聚伞状花序，在枝头
怒放。花瓣白中透紫，清新雅致；深紫色的
花蕊像喇叭一样，蕊心呈黄，花粉满布。暖
风吹过，散发丝丝清香。这道独特风景，是
我孩提时代的美丽记忆。

楝树是农村常见的乡土树种。湿润的
江南，适宜很多树种的生长，楝树就是其中
之一。记忆中，在大树的概念里，楝树是没
有位置的。小时候，站在高处向远方望去，
有成片树林的地方，要么是村坊，要么是从
前大户人家的坟地。村坊里，老百姓为了
风水，都会在房前屋后栽种一些树，诸如香
樟树、榆树、栎树、朴籽树等。时间一久，树
也长大了，多数超过了楼屋的高度，成为一
道景观。坟地的许多大树，则时间更长，有
些相传是清朝时期种下的。那里常年遮天
蔽日，阴森森的，很少有人光顾，但它却是
松鼠的乐园，你只要仰望树端，就能看到松
鼠们上蹿下跳、活跃非凡的身影。大概到
了上世纪 60年代中期，这些树一下子不见
了踪影。因为村庄的周围及成片的坟地，
能够开垦的地块都改造成了桑地，能够造
田的地方种上了水稻，导致后来连三伏天
劳作累了想找个遮阴乘凉的地方都没有。
而那些被砍下的大树最终去了哪里？谁也
说不清。因为生产队公房建造或农民自建
过程中，都没有见到它们的身影。是否被
供销社统一收走了？成了待考的命题。

没有了大树，村庄就没了底蕴，即使在
江南，也显得十分轻飘与萧条。

又不知从哪年开始，以大队（即行政
村）为单位的村子，统一在沿河的塘塍上种
了不少楝树和枫杨。为什么要种这两种
树，我不清楚其中的真实原因，但它们的共
同特征是属于速生树种。几年后，童年的
我变成了少年，目睹了集体栽种的这些树
的长高过程，同时看到了每年春暮夏初楝
树花开的难得美景。等到我参加生产队劳
动时，这些楝树都长大了。每到夏天“双
抢”，它们成了我们劳作间隙乘凉的好地
方：坐下来，喝口凉茶，一丝丝轻风拂面，松
弛一下全身紧绷的神经，那惬意的滋味舒
服到心底，无与伦比。或许，这时的楝树，
是滞留在我心中最美的天使。

从遮阴功能来看，枫杨要比楝树更胜

一筹，但人们并不喜欢它，因为树上的刺毛
虫太多。你只要在树下稍息片刻，就会惹
得一身痒痛。而楝树叶片虽小、密度稀，但
既没有刺毛虫，也没有病害，在骄阳似火的
烈日下，构成一片稀薄的阴凉，这对于整日
暴晒在太阳底下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福
音。楝树之所以长得“很干净”，不受各种
病虫的侵害，与它特殊的苦性质地有关。
大概在六七岁时，我曾经做过一件难以启
齿的“丑事”：那年夏末，楝树上结出了一簇
一簇的“楝枣子”，青色发亮，表皮光滑诱
人。我和隔壁三宝爬到树上，说是抓知了
的，结果摘下了不少“楝枣子”。能不能
吃？谁也不知道，但谁也不敢做第一个吃
螃蟹的“勇士”。于是，两人说好每人手里
拿两颗，再一起说“一二三”，同时塞进嘴
里。我一口咬下去，满嘴苦涩的汁水，像塞
进了自动膨胀的苦胆，难受得张开嘴巴，双
手乱抓舌头，满眼模糊，分不清东南西北。
这时，站在一旁的三宝哈哈大笑，说：“你真
吃？真吃啊！”一脸看笑话的得意神态。我
除了愤怒于三宝的言而无信外，只能怪自
己太认真无知。后来，我们都长大了，小学
没毕业的他做了大老板，我终究只是一介
书生。

那天晚上，我跟父亲说起了白天所做
的傻事。他告诉我：楝树不仅苦，而且还有
毒，吃多了会出人命。所以，前辈不仅把楝
树叫做苦林子，而且还把它看作苦难的象
征，这也是农民不在房前屋后种楝树的原
因。你守信吃了“苦”，知道了它的味道，未
必就是一件坏事。

现在，日子好过了，楝树却在日渐离我
们远去。我想，楝树档次低，体现不了绿化
的高品位，与各类名贵树种相比，颜值也得
不到人们的认可；另外，楝树的木质比较
脆，容易断枝，存在安全隐患。或许，这就
是它进不了城市绿化人法眼的原因吧？在
农村，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新农
村建设步伐的加快，道路河流的绿化，也在
不断地向城市式绿化迈进。因此，楝树在
农村的生存空间，同样被慢慢蚕食挤压，似
乎成了一种必然趋势。更何况，又有谁真
的愿意与“苦”为伴，不想随心所欲地讨个
好彩头呢！

我想知道，风最后去了哪
儿？

风来过。它可能是从树梢
上，像叶子一样飘落下来；也可
能是从旗杆上，像个杂技演员一
样滑溜下来；还可能是从阳台的
晾衣杆上，某件衣服的袖筒里，
猫咪一样钻出来的。风有很多
条路，来到我的身边。它撩乱了
我的头发，它扯了扯我的衣摆，
它迷乱了我的眼……然后，它就
不见了。它却不见了。它去了
哪儿？

从乡下来看我的奶奶，又回
去了她的乡下。有来处，也有去
处，我就放心了。风不一样，我
只看见风来了，风来过，到处都
是风的影子，风将所有的东西都
抚摸了一遍，然后就不见了。它
没有告诉任何人，它去了哪儿，
刚刚还四散飘零的炊烟，直直地
升到半空，也没能看见风的踪
迹。风的去处，成了一团谜，所
有的树叶都睁大了眼睛，也没能
看透。这可真是怪得很。

风一定有它止步的地方，如
果它不停下脚步，这个世界就到
处是风。这倒也挺好，旗帜就不
会耷拉下来了。真实的状况却
是：风有起时，亦有终时；风有来
处，必有去处。它吹累了，或者
到了一个令它心仪的地方，它就
放慢了脚步，终而止于斯。风止
的地方，一定是它钟情的所在，
不然，以风的浪性，它是不甘心
停下来的。故而，风止的地方，
必是美好的，让人向往的。

有人告诉我，风止于林。风
喜奔跑，擅竞逐，一马平川的平
原，是它的主场，东南西北，可由
着它的性子驰骋。树林挡住了
它的去路。树林本寂静，每棵
树，每片叶子，都寂寞已久，风带
来了热闹的气氛，这让每一根枝
条，每一片叶子，都激动得簌簌
发抖。风本来是想穿越这片树
林的，树林之外，还有更广阔的
天地呢。但好客的树林，使出了
积攒已久的热情，挽留风。其中
的一阵风，是感于树林的热情，
驻留了下来；另一股风，在与成
千上万片叶子的游戏中，兴尽疲

累，在某片树叶的怀抱里，美美
地睡着了；还有一缕风，在林间
迷了路，绕着一棵树转圈，晕头
转向，索性躺在松软的落叶丛
中，也不走了。但林海滔滔，那
些没有止步的风，还在急行军
呢。

好吧，下一个驿站等着风。
有人告诉我，风止于故渊。水来
到了深渊，会勇敢地跳下去，水
是不回头的。风本可以回头，但
后面的风前呼后拥，风停不下脚
步，一股接一股，一浪接一浪，跌
入深渊。水跌下去了，成了碎
片，重新汇聚，还会流走，风跌下
去了，却全部消失不见了。所有
的瀑布之下，都有一个水潭，或
深或浅，但你何曾看见断崖之
下，有过一潭一池的风？风无
形，它纵身一跃，止于飞翔的姿
势。泰戈尔诗云：天空没有翅膀
的痕迹，而我已飞过。它也可以
拿来形容风，深渊没有云的痕
迹，而风已飞过。

但我相信，从深渊之下的水
潭流走的水里，一定藏着一丝
风。即使风全部止于故渊，水跌
落下去的时候，也会自己生风，
水就带着这缕风，一起浪迹天
涯。无风不起浪，行走的水，都
是浪，自带着风。有人告诉我，
风止于秋水。为什么是秋水，而
不是夏水，也不是春水或冬水？
夏天的水，热气腾腾，水的升腾，
也是风的升腾和盘旋；春天的
水，刚从冰冻中苏醒，一心想着
去春游，前往远方，它正需要春
风的借力呢；冬天的水，寒冷、凌
厉，本可像冻住水草一样，将风
也冻住，水却结了冰，水面遂成
了风天然的滑冰场，风非但止不
住脚步，反而滑行得更远。唯有
秋水，游也游过了，闹也闹过了，
浪也浪够了，正欲停下匆匆的脚
步，歇息一下，它拉住风，陪它静
坐在秋的深处。

我恍然明白，风皆止于生它
之处。就像我离开故乡几十年
之后，又回到故乡，坐在老宅的
屋檐下，看云来云往，看风行风
止，一天就过去了，一辈子就过
去了。

又到翻晒衣物的时候，阳台上摆
得琳琅满目。妻指着一件非常旧的
黑色大衣问：“怎么处理？卖了？送
了？还是扔了？”

我凑过去一看：“啊，不能卖，也
不能送，更不能扔！”言词颇斩钉截
铁，一改我平常对这些家务事无可无
不可的态度。

妻有点吃惊：“你怎么了？这年
头，新衣服穿几次，式样赶不上趟还
淘汰呢。留这破旧棉大衣有什么
用？送人只怕人家还不领情呢！还
是卖给或送给收破烂的算了。”

“不！”我的态度依然坚决。她不知
道，这件大衣上凝聚着我母亲的深情。

思绪一下子回到 1968年那个特
殊的年份。记忆中，那一年的冬天特
别寒冷。或许天气真的就是那么冷，

或许从小生活在城镇，突然换了环境
插队到偏远农村的茅棚里，抵御不了
四面袭来的寒风，感觉特别冷。总
之，那个冬天我冻得手脚红肿，整天
打哆嗦。

年底回家，母亲看着我这肿裂的
双手、哆嗦的身子，真是又疼又后悔：

“呀，我知道乡下冷，却不想冷成这
样！早该添置衣服了。”

但是那时候，买什么都得凭票，
买粮要粮票，买油要油票，买布当然
要布票。而且，即使有布票，添置新
衣服在经济上也很难承受。母亲思
来想去，领着我走进一家旧货店，在
众多灰蒙蒙的旧衣服中选中这件黑
色棉大衣。开价 20元，还到 16元，店
主怎么也不肯降了。16元在当时也
是个不小的数目，但贪他不要布票，

衣服也有七成新，棉又铺得厚实，于
是咬咬牙买下。

因不知这衣服原来主人的底细，
不敢大意，带回家中先晒了几个好太
阳，又把它包在塑料薄膜里用熏蒸剂
熏了几天，初步认定消了毒后试穿，
却不想袖子嫌短，两肩也略显狭窄。
母亲又把它拆开来改制，白天她工作
在身，当然无暇顾及，拆改只得利用
晚上时间。拆了改，改了拆，昏暗的
灯下她熬红了双眼。

几天以后，大衣改成。我高兴地
穿起这件“新”衣服，浑身暖洋洋，心
里更是暖洋洋！母亲看着我得意的
样子也笑了：“冬天还很长，这下可不
怕冷了！”

年后返回乡下，这件大衣还真派
上用场。白天劳作的时候不用穿，晚

上工作时可就大显神威了，帮生产队
写总结报告、辅导社员学文化、创作
文娱节目，有这件“保护神”，我的手
再也没有冻裂过。

后来参加工作，这件大衣还跟随
我在农村中学好多年，以后便“光荣
退休”了，压在箱底也有30多年了吧。

如今老母谢世多年，每当我翻出
这件大衣，脑海中就浮现出她带我去
旧货店讨价还价的场景、她在灯下穿
针引线的身影，我怎么能轻易扔了它
呢？清人周寿昌的《晒旧衣》诗云：

“卅载绨袍检尚存，领襟虽破却余
温。重缝不忍轻移拆，上有慈亲旧线
痕。”以前读这首诗时体会不深，如今
我是彻底感悟出他的思亲情结了。
年龄越长，对母亲的思念也越重，愿
老母在天国也不受冻！

上世纪 80年代初，当时我在一所省重
点初中上学，班上大多数同学的家长都是
高级知识分子。同学间经常互相串门，于
是发现工人家庭和高知家庭直观感觉大不
一样。

我家三代工人，家里窗明几净，母亲没
事就会擦玻璃窗、拖地，总有忙不完的家务
活。那些高知出身的同学家里，往往乱糟
糟的，茶几上杂乱地堆着书，地板一看就是
半个月没拖过……

“知识分子不爱干净，还是我们大老粗
讲卫生。”包括母亲在内，不少“大老粗”常
为此自豪。父亲比较清醒，他说人家知识
分子那是有追求，下了班还要看书搞研
究；哪像我们回到家就无所事事，所以才有
闲工夫擦这洗那。

一晃 40年过去了，曾经的同学不少成
了“现役”高知，有时去串门，发现和他们的
父母不同，他们家都非常干净整洁。稍微
分析一下就能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
变，当年知识分子和工人收入差不多，学校
工资还普遍低于工厂，知识分子也得亲自
做家务。现在的高知都属于中高收入阶
层，请得起保姆，再不济也能请钟点工，自
然不必让家里继续邋遢着。没有谁天生不
爱干净，只是当年不得不在学习研究和做

家务之间作取舍，知识分子们舍弃了后者。
这些年，我和妻子沦为了不少人眼里

的“邋遢人”。我们经常喂流浪猫，有时见
到即将分娩的母猫，心里格外不忍，便会带
回家里帮它们待产，一些中老年邻居非常
不解。我们对面楼有一对老夫妇，他们的
女儿怕他们寂寞，买了一只宠物猫给他们
作伴。不料，老两口特别爱干净，无法容忍
家里飘猫毛，便将小猫扔到绿化带放生，几
个月后，宠物猫就死了。

我们家猫多，而且它们都有流浪经
历。再怎么收拾，家里总有一些异味。吃
饭时，碗里飘进几根猫毛；出门时，衣服、裤
子粘着猫毛，都是常有的事。我们知道将

“毛孩子”们赶出去，家里马上就会干净许
多。可是在挽救一个个小生命，和保持窗
明几净之间，我们觉得后者应该舍弃，于是
便能忍受一定程度的“邋遢”。

我们这些想法，很难对某些特别爱干
净的邻居解释，而他们的儿女大多很容易
理解，这或许是全民文化程度普遍提高的
良性“副作用”。

每个人都有自己认为更重要的事，认
知不同造成了选择不同，不必因此看不惯
别人，只要人家没碍你什么事就行。

“沂蒙”两个字先天带着抒情的成分，
我常想把“蒙”字也加上三点水写成“濛”
字。沂蒙山沂河水，曾子两千多年前就描
绘了一幅理想的图画：“暮春者，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
雩，咏而归。”

正值暮春，有幸参加台州市政协常委
培训班来到沂蒙山区，大山里的故事写满
了我的心头。

沂蒙七十二崮，崮崮有传奇。崮是四
周陡峭、顶部平整的山，俗称“石帽子”。传
说玉皇大帝在沂蒙山区插上了72根擎天石
柱，后因海龙王的儿子们顺着柱子爬到天
庭去骚扰宫女，玉帝一怒之下，挥剑斩断了
擎天柱，留下72个柱桩，就是今天的七十二
崮。

1947年，国民党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
进攻，转而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解放区。
在沂蒙山区，双方调兵遣将、斗智斗勇，在
包围与反包围的惊心动魄的较量中，5月
13~16日，华东野战军在孟良崮一举歼灭了
国民党整编七十四师，成为解放战争中一
个重要的转折点，也让孟良崮名扬天下。
战斗过后，满山萧瑟，满目疮痍，要说孟良
崮战役有多惨烈，战后当地老百姓三年不
敢上山。

孟良崮战役的胜利有智慧、勇气，有天

时、地利，更重要的是人和。解放军打的是
人民战争，老区人民的口号是：全面支前，
全力支前，全程支前，全部支前；为了革命
胜利，不惜拆屋倾家荡产。

电影《沂蒙六姐妹》中的六姐妹，是沂
蒙老区涌现出的女英雄群体，她们在孟良
崮战役期间，为部队纳军鞋、摊煎饼、护理
伤员，常常是通宵达旦、不分昼夜；每天在
山路上来回，一天只吃一顿饭。一个丈夫
在部队，由公鸡代拜堂的新媳妇还到娘家
搬运物资。身为妇救会长的兰花，在部队
需要抢渡汶河时，当机立断，肩扛卸下的自
家门板用做桥面，带领村里32名妇女，用柔
弱的肩膀在冰冷的河水中，手挽手、肩并
肩，冒着敌人的炮火架起“火线桥”，让大部
队从上面飞驰而过。

沂南县常山村的沂蒙红嫂纪念馆里，
春夏之交，槐花飘香，花絮漫天，村庄在树
阴下重重地休息。一个个石砌的小院，稻
草铺顶，黄得诱人；石屋、石墙、石凳、石桌、
石道地；山楂、青杏、野花点缀其间，生活的
诗意扑面而来。置身其间，一下子把人从
尘世中切割出来，约上三五好友，好茶一
壶，好花静静开，好风悠悠吹，在变幻的光
影下，谈古论今，好不惬意。可是一迈进小
屋，一幅幅画面把你带回那个峥嵘岁月。
我们进出一个个小屋，不停地在历史与现

实、残酷与诗意之间穿越。
红嫂馆共展示了沂蒙 100多位红嫂的

英勇事迹，每个故事都可歌可泣、感天动
地，有用乳汁救伤员的“沂蒙红嫂第一人”
明德英；有舍弃自己孩子，创办战时托儿所
的“沂蒙母亲”王焕于等。当年沂蒙老区人
民“最后一口粮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
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全国解放几十
年后，还有红嫂在问：“怎么不来拿军鞋了
呢？我家里还有很多。”

我们开展了现场教学，推独轮车、掷手
榴弹、挑担、抬担架……教官很耐心地讲解
了各种细节，还向山上开炮，发出了冲锋
号。大家用力地扔手榴弹，呐喊着把独轮
车推得山响，挑着担子、抬着担架……一个
个都成了支前好群众。

历史渐渐远去，却总在我们的身边响
彻着遥远无尽的回声。孟良崮山上有一个
不太起眼的和平广场，导游只轻轻地说了
一声，并用手指了一下。我从山顶回来，迅
速到和平广场转了一圈，看了和平万岁碑，
上面写着毛主席的四个字“和平万岁”，碑
顶是展翅欲飞的和平鸽。人类饱受战争之
苦，我们凭吊遗址，是为了不再有战争。就
在早一天，我们参观了临沂银雀山汉墓出
土的《孙子兵法》，上面讲：百战百胜非为
胜，提出了“慎战、止战”的战略思想。战争

没有胜利者，理想的世界是“美美与共，天
下大同”。是的，“和平万岁”，人类需要永
久的和平！

解放后蒙阴人民在孟良崮植树造林，
打响了绿化孟良崮的第二次战役。如今山
上大树参天，林密草茂，花香鸟语，战争留
下的弹痕、创伤一点也找不到了，好像从来
就没有发生过一样。我努力地看，只见山
上一块块乳白色的岩石突出，像潜伏着的
一个个士兵，战斗早已结束，他们忘记了回
家，如今又来守护这片不老的青山。山上
种满了槐树，含有“怀念”“怀想”“怀抱”之
意，阳光的影子穿过树阴在岩石和空地上
画着图画，如释重负。山上还有独特的金
桃石，如今孟良崮已成为世界地质公园。

我们还学唱了沂蒙山小调：人人（那
个）都说（哎）沂蒙山好，沂蒙（那个）山上
（哎）好风光；青山（那个）绿水（哎）多好看，
风吹（那个）草低（哎）见牛羊；高粱（那个）
红来（哎）稻花香，沂蒙（那个）果子（哎）堆
满仓……今天“沂蒙山小调”已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评定为中国优秀民歌。

沂水长，蒙山高，槐花飘，孩子跑……
宛转悠扬的“沂蒙好风光”在山野间回荡，
昭示着沂蒙大地上的新生活。


